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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喜剧发展历程中，陈佩斯可以算得

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年近七十的陈佩斯创作

活力依然高涨，时至今日还活跃在喜剧的舞台上。

在四十多年与喜剧为伍的日子里，陈佩斯不仅掌握

了一套熟练的喜剧创作方法，还形成了一套坚实的

喜剧观念。他的“差势”喜剧观，渗透在其喜剧作

品当中，也包孕在其传播喜剧的行动中。基于此，

陈佩斯的喜剧观念自成一派，极具研究价值。

延续中西方对于喜剧的理论研究，结合历史

上对于喜剧的实践探索，陈佩斯深入思考了喜剧的

概念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优秀的喜剧总是有悲

情的内核，悲情内核存在于每一个人物和每一段情

节当中，所有的喜剧角色都会有残次成分，有些表

现为个体质量的残次，有些表现为个体性格、思想

和方法上的残次，这些残次引发问题行为，从而成

为悲情内核的根本，也是观、演之间形成“差势”

的原因。在喜剧当中，这样的“差势”或表现为生

理上的，即生理“差势”；或表现为道德上的，也

即心理“差势”。暴露和解决“差势”成为喜剧产

生喜剧感的最重要因素。在“差势”喜剧观的基础

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陈佩斯喜剧的基本特征，

寻找喜剧生发的动力并针对其运转机制提出问题。

一、从对抗到和解：“差势”作为笑的
动力

喜剧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笑，在喜剧概念研究

的历史上，也有很多对于“笑”概念的探讨和辨

陈佩斯的“差势”喜剧观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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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佩斯在其四十年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差势”喜剧观，即利用观演之间的“差势”，

引起“笑”的动作，通过不断建构和消解观者的优越感，在新旧对抗与强弱和解中体现喜

剧的悲情内核，创造包孕乐观但不失批判、理性但不失自由的意象主体。由此，“差势”

成为喜剧从对抗到和解的循环运转动力，同时为喜剧实现从同情到静观的社会价值创造可

能，在笑的发生是据理还是盲从的追问中，提出喜剧以笑惩戒“不合理”的可疑之处，由

此引发对于喜剧运转机制可笑性的深刻反思，辨析“差势”喜剧观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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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部分将围绕可笑性与“笑什么”，喜剧性

与“什么笑”，来剖析陈佩斯在“差势”喜剧观

的基础上对于人类笑行为的认知和实践。

（一）可笑性与“笑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析往往转变成为对喜剧对

象的探寻。在陈佩斯的喜剧作品中，充斥着平

凡、普通、似是你我的生活痕迹，展现的也如

柏拉图所说的产生怪异行为表现但其行动不致

造成伤害的弱者，或者是黑格尔所说的与人们的

习惯和常识相矛盾且毫无意义的行动，那个不自

然地被当成“警察”实则是一个“小偷”的人是

反常的，其话语处处违反语言习惯，假设身份和

实际身份的不一致使得其反常很容易被捕捉和判

断，其中的虚荣性和虚伪性成为可笑的根源。可

笑性往往体现在目的和手段的错位中——目的没

问题，手段出毛病；或是手段没问题，目的不合

理。莫里哀在其作品《答尔丢夫》的序中说，

“人宁可做恶人，也不愿做蠢人”。因此在陈佩

斯的喜剧作品当中，没有人是甘愿当一个蠢人

的，这些人都是因为目的和手段发生错位却不自

知而产生可笑性，这样的可笑性不包含被笑者的

主动选择和主观意愿。陈佩斯更多地结合社会主

题和热点，将这样的错位放大，引起人们的关注

和重视，迫使每个人去反省、去审视、去思考，

是否自己也在无形之中，扮演了这样一个“蠢

人”的角色。喜剧作品所引发的“笑”绝对不是

生活中因为挠痒痒而产生身体自然折射的生理反

应之笑，而是欣赏主体心理活动的外化表述。很

多西方的哲学、美学家都对于“笑什么”的问题

进行过论述，比如当发现实际发生之事远不如接

受者心理预期之事般迅猛、严重时，接受者的内

部预期在此刻骤然消失，此为精神的放松也好，

生理能量的节省也罢，因心理的重新平衡而获得

快感的人们，总是依凭着生命的舒畅和健康的感

觉来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即康德所说的“活动

的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1］。

针对“笑什么”的问题，受到霍布斯“突然

荣耀说”［2］的启发，陈佩斯提出了自己的“差势

说”。在喜剧观演的过程当中，观看者因意识到自

己比剧中人物更加全知全能而获得优越感，观看者

因此而处于强势的位置。表演者在戏剧关系中因信

息的部分屏蔽而处于弱势的位置，强者注视着弱者

因所知信息的不完整而在角色的扮演中产生种种矛

盾和误会，进而发出“笑”的动作，这一“笑”，

就消解了强势一方的优越感。这也是一个从“对

抗”到“和解”的过程——被笑的一方表示愿意屈

从，发出笑的动作的一方表示愿意放弃优越感，两

组动作和意愿的碰撞释放出喜剧的特征，构成人类

最简单的笑的行为。喜剧就是在不断的建构和消

解优越感的过程中实现观演之间的良性互动，会

“笑”也成为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为什么人们选

择通过“笑”的动作来释放优越感而不是其他的什

么呢？弗莱在《喜剧：春天的神话》中曾经提到，

动物习惯了撕咬，因此牙齿成了保护自己的武器，

当动物意识到周遭环境的绝对安全或是在危险中企

图讨好敌人，就得试图将武器放下，做出“缴械投

降”的姿态，最好的方式就是露出自己的牙齿以示

自己没有攻击性，“笑”的动作由此而来。经过长

久的发展，人类赋予了这个动作以社会情感。于

是，“笑”成了释放善意、放低身段的有效方式。

［1］朱光潜：《第十二章 康德》，载《西方美学史》

下卷，商务印书馆，2011，第417页。

［2］“突然荣耀说”：突然的荣耀是造成大笑这种怪

相的激情。这种现象不是由感到高兴的一些自身突然行动

造成的，就是由对他人身上某种畸形的理解，而相比自身

却高兴得喝彩造成的。这种情况在那些意识到自身仅具有

屈指可数能力的人身上发生的最多。他们通过观察他人身

上的不完美之处，来勉强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托马斯·

霍布斯：《论自主性运动的内在开始（一般称为激情）及

表达内在开始的语言》，载《论人类》，汪涛译，中译出

版社，2015，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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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的世界中，有表示屈从的一方，但是没有表

示愿意放弃优越感的一方，所以动物世界永远不同

于人类世界，不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同情感、不同意

味的“笑”。这是陈佩斯所主张的人类笑行为的机

制，他也将这一理论运用在自己的喜剧实践当中。

（二）喜剧性与“什么笑”

笑是自我肯定的情感表达，是心理活动的外

化表述。在“笑”的动作中，通常蕴含着各式各样

不同种类的情感，根据笑的动力与程度将其界定为

不同类型的笑。陈佩斯提出“差势说”，并且认为

“差势”是可以计算的。通过强弱差值的计算，来

实现对于观看者笑行为的“控制”。差值小的是嗤

笑、是嬉笑、是莞尔一笑，差值大的是嘲笑、是爆

笑、是哄堂大笑。因此，喜剧的方法有尺寸之说，

有尺寸就是可闻、可见、可控——听得见、看得

着、可计算的东西。尽管如此，将喜剧量化的表述

更像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喜剧公式化的研究

也似是不妥，但因此问题关涉喜剧本体，难以一言

以蔽之，因此，其合理性本文暂且存而不论。然而

类似的艺术作品的唯物性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就

已明确，像人的身体优劣因贫富贵贱而导致的意识

差异或者因情节引发的智商的劣势行为，在剧作当

中显而易见。抓住这些差异（包括人的内在性格和

因性格而产生的行动），去组织剧作、组织人物的

喜剧脉络，就更加容易和顺畅。比如在陈佩斯的舞

台剧作品《阳台》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外彩

旗飘飘的处长侯建设的原配——那个在世俗眼光中

又丑又胖的妻子张秀芝，她不知道自己丈夫的背

叛，不知道给她打电话来看房的售楼小姐其实就是

自己丈夫的小三，不知道房子并不是买给她的，不

知道侯建设贪污来的钱也并不属于她，不知道家里

来了老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在整部舞台剧当

中，她与观众之间所获取的不对等量信息是最多

的，因此其喜剧效果也就是最强的。不知情越多，

戏越好看，弱的越多，越有喜感。喜剧和悲剧的

差别也在于此，这个不知情者不会让人讨厌，她

（他）的弱也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而越弱越

可笑，这就是可被计算的观看者和表演者之间的

“差势”。作为观众，处在全知的视角，去看剧中

人物因“不知”而产生误会和陷入窘境，这种喜感

自然而然就发生了，通过舞台上机械的僵硬或者是

错位或者是毫无头绪的“互相干涉”而产生的滑

稽，让观者意识到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使“差

势”凸显出来。这里的“差势”，即为陈佩斯所界

定的“心理差势”。

陈佩斯想要引发更为本真的笑，是结合时代、

源自当下的笑，这也是他的喜剧能够在新时代脱

颖而出的原因。他的作品中，有与封建“对抗”

的勇气，和落后战斗的决心，也饱含着中国传统

善意、热忱地实现“和解”的希冀。作为一个权

威的反叛者，陈佩斯一直关注着人类的笑行为，

“喜”“乐”“欢”“噱”“谑”“悦”“侏”

等字眼都成为他研究人类笑行为的关键词——从

《说文解字》中可以看到，伴随着鼓点表达人神

交集的兴奋情绪是“喜”，超乎预期的幸福和满

足是“乐”，原始的男女欢爱是“欢”，势均力

敌、密不透风的行为结构是“噱”，摇曳起伏是

“笑”，慷慨激昂地大声说话是“悦”。可见，

尽管国内对于喜剧理论的专门研究较为晚近，但

喜剧的动力早已在传统文化中有所渗透和显现。

“什么笑”即为什么类型的笑，关注的是笑的特

征和表现，《说文解字》对于关键词的解释，暗

含着喜剧中乐观、幽默、理性的因素，伴随着强

弱势力之间达到微弱平衡的原则和跌宕起伏、紧

锣密鼓的节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对“喜

剧性”有了普遍的意识——“淳于髡者，长不满

七尺”［1］，“优孟，长八尺”［2］，“秦有优旃，

［1］司马迁：《滑稽列传第六十六》，载《史记（评

注本 下）》，韩兆琦评注，岳麓书社，2011，第1707页。

［2］司马迁：《滑稽列传第六十六》，载《史记（评

注本 下）》，韩兆琦评注，岳麓书社，2011，第17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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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旃者，秦倡侏儒也”［1］。司马迁描写地位极

其低下或是面貌极其丑陋，甚至为一般平民所不

齿的人，却有批逆鳞、论大事的智慧和勇气，虽

为“侏”却往往为衮衮诸公所不及，而“侏”本

身代表发育畸形、身材特殊矮小的人，被古代统

治者作为提供笑乐的俳优。可见，尽管在中国古

代尚未发展出明确的“喜剧”概念，却也在具体

的创作和实践当中充斥着滑稽与讽刺的喜剧性元

素，这些元素发展到今天，即为陈佩斯所界定的

“生理差势”。

融合西方“喜剧”观念和中国“喜剧”传统

的陈佩斯对于喜剧拥有了更加多元和综合的认

知。他的喜剧，是能够让观众看懂的喜剧，是形

式为内容服务的喜剧。喜剧人的智慧，在于创作

的“少吃多滋味”，在戛然而止中，让人体味喜

剧性何在。笑是一种生活态度，陈佩斯用自己的

喜剧，通过在“戏”中贯穿很多“向下”的元素

来维持生活的“不向下”。

二、从同情到静观：“差势”作为喜剧 

“回乡”的可能

在中国喜剧发展史上，不少学者都对于喜剧

有或多或少的探索和阐释。从先秦的“滑稽之

人”，到20世纪初“戏剧”观念的逐步自觉，这

期间的“中国喜剧”，一直生发在“天人合一”

的思想基础之上，喜剧观念也好，喜剧实践也

罢，都是主体向内探索的结果。直到西方戏剧观

的引进，中国的戏剧开始了内外兼修的历程，喜

剧观念的现代化由此起步。

许多关于喜剧的论著都是依据“主观论”和

“客观论”的分野进行史论研究——研究可笑之

事性质的，为客观，由此对喜剧进行哲学和社会

学的界定；研究笑之自身行为的，为主观，由此

产生对于喜剧生理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去探究陈佩斯的喜剧观

念，会发现他的“差势说”标的了强弱双方，并用

“笑”的动作来平衡两者不对等的力量，接受者通

过“笑”来释放优越感，归根结底，有鄙夷的意味

蕴含其中。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人类有追求圆

满和自由的本能，但是现实生活中尽是不圆满、

不自由的缺陷，这样的缺陷被冠以一个统一的名

字——“丑”，面对如此的缺憾和不足，人们依然

能够生发快感，靠的就是“游戏的态度”。何谓

“游戏的态度”？即人们可以完全抛去笑的实用目

的，而用完美的意造世界来填补伦理感和现实感的

缺憾，实现最终的自由。作为进化程度较高的游

戏——笑，并非完全属于社会行为，而出自人类的

本能。因为笑是善意的表示，当人们开始笑，意味

着与其他个体芥蒂的消融，为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可

能。因此，笑绝不仅仅只是表达鄙夷、怜悯，释放

较强势力的“对抗”工具。作为人类行为的一种选

择，人们之所以会笑，首先出自个体适应社会的本

能，这样的选择也是源自社会对于本能的要求——

即“合群本能”，也有上文所述的露出牙齿放弃武

器的生理习性的培养。除此之外，笑应该有更加丰

富的内涵。它不仅是陈佩斯所描述的“差势”中释

放优越感的那种不怀好意的笑，也应该包括同情、

善意等一系列好意的笑。这样的好意的笑是什么？

是林语堂在“幽默”的相关理论当中所描述的从

“同情”到“超脱”最终走向“静观”的过程。

人的位置决定人的视野，当主体和对象保持

水平关系的时候，两者必然会沉浸于纠缠而失去

了发出观察对方、观察世界的主动的力量。当人

登高望远时，才能发现琐碎之事的渺小，同时发

觉人的微不足道，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具身体验。在从水平到居高位置的抽离的瞬间，

人达到豁然的境界，这时的笑，才能是纯粹的无

［1］司马迁：《滑稽列传第六十六》，载《史记（评

注本 下）》，韩兆琦评注，岳麓书社，2011，第1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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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笑。因此，陈佩斯的“差势说”具有肯定

通过力量的不平衡而实现一方的抽离的价值。当

一方得以抽离，即获得了静观的自由，远离功利

的尘世，此时才能扮演“对丑恶、污浊、错乱、

偏狭和庸俗现实的否定者”［1］的角色，“理想

与现实的巨大冲突，造成了灵与肉的分离，并

使其在现实中失去了位置”［1］，所以成为“游

子”，有了“回乡”的举动。在这里，“回乡”

借用了张健先生在《中国喜剧观念的现代生成》

一书中提出的“游子回乡”［2］的整体性意象，

只不过张健先生所说的“回乡”反映的是作家在

自我迷失之后对于自我重现和自我定位的渴求，

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关于陈佩斯的“差势”喜剧

观在帮助一方实现抽离以达到静观之后，以几近

全知的视角领略意味深长的文本并透过层层意味

认识真我。

确实，在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当中，人们习

惯于探求其背后的第二重意义，甚至是第三重、

第四重，当一个艺术作品包含着层层深意，且

意义深远安排巧妙时，接受者由不得拍手叫好并

屡屡回味，同是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

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3］，不同角

度出现迥然不同的解读，是一部好的艺术作品的

必备特征，在这样的创作中，生产者和接受者都

在主动寻找失落的和谐，身为抽离的“游子”，

找寻“回乡”的意义，无限靠近又不得真谛，似

是亲近却又远离，大体就是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得

以生生不息的动力。在陈佩斯的创作中，观众不

断品味其作品中包孕的层层意味，在不同时期的

反复琢磨中体会到跃然的新意，亦是其部分作品

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的原因。在为喜剧寻根的

方面，陈佩斯也一直做着努力，作品造诣有高有

低，但喜剧精神屹立不倒，其中的美学价值与作

品的表现形式相融合迸发出勃勃的生命力，借助

在场的语言、身体建构行动的指南，在剧本创造

的文化语境中实现喜剧表义与潜义的双重揭露，

通过观者的主动反馈完成作品的最终创作，形成

了包孕幽默、讽刺、理性、自由的意象主体，借

由媒介辅助意象主体的传播而实现其社会意义，

并通过与自由精神和意志的互动加深这种意义。

这是喜剧本体中的美学价值，也是喜剧完成其表

现和发生其作用的方法途径。

三、从据理到盲从：对于“差势”双方

喜剧性的追问

在陈佩斯的“差势”观中，悲情的内核或为

生理的“差势”，或为心里的“差势”。柏格

森曾对性格的滑稽进行了如此的论述：“滑稽

人物是能适应严格的道德的，他所缺的是适应

社会的能力。取笑灵活的罪恶难，取笑执拗的德

行易，引起社会戒心的正是这种僵硬的态度。谁

要离群孤立，谁就不免可笑，因为滑稽多半就是

以这种孤立为原料的。这也说明为什么滑稽时常

与社会的习俗、思想、与社会的偏见有关的道

理”［4］。由于人物的心不在焉，而无法跟随社

会进行灵活的变动，迟钝的反映使其成为人群中

的异类，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可悲的是他不再是

“有理”的大多数，同样应该引发我们关注和思

考的更可悲之处在于他的“心不在焉”，因为被

“有理”的大多数评判而无法再进入这个所谓安

全的队伍，最为内核的悲情随之产生，就是被嘲

［1］张健：《中国喜剧观念的现代生成》，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第130页。

［2］张健：《中国喜剧观念的现代生成》，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第126页。

［3］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载《集外集拾遗补

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77页。

［4］柏格森：《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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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对象竟然需要去选择并保持警惕以便自己时刻

处在看似正义的大多数的队伍当中。

从陈佩斯的“差势”喜剧观出发，可以看到

历史上在对于滑稽性格的研究当中，创作者总是

擅长把与社会不同的异体拎将出来，将他们诉

诸为可笑的对象，原因在于他们不具备与社会共

同变革的能力，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成为

不适应的人。在他们身上，出现了这样一些标志

词——执拗、顽固、僵硬，因此社会嘲笑他，就

像我们嘲笑陈佩斯作品中那个弄巧成拙的吃面

人，嘲笑那个妄想成为主角的“叛徒”，嘲笑

那个在大街上贩卖有质量问题的羊肉串反而害人

害己的无证经营小贩……美其名曰是站在正义的

一方惩戒他，但这样的惩戒难道不是多数人自以

为是的暴政吗？如果仔细观察，总可以发现，人

们迷恋对于一切事物享有控制的权利——画面中

破碎的线条令人不适，因此难以被人们接受，相

反圆滑的曲线受到了高度的认可；音乐中断断续

续的音符构不成完整的音调，符合曲律的排列才

有可能迸发艺术的火花。不论是画面还是音乐，

人们想当然地赋予它以节奏的属性，因为有了节

奏，人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握线条的走向和

音符的排列，并给予它们以“优美”的冠名，出

其不意的元素是人们所不喜欢的，因为它们无法

被控制。滑稽的性格也是如此，因为没有按照约

定俗成的节奏行动，就受到了“笑”的惩戒。也

因为“滑稽人物”并非大多数，因此他们势单力

薄，其诉求就可以被随意忽视和过分歪曲。大多

数人熟悉霍布斯的“突然荣耀说”，陈佩斯自述

其“差势说”也是受到了霍布斯“突然荣耀说”

的启发，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霍布斯在“突然荣耀

说”之后所阐述的“嘲笑他人缺点就是自身懦弱

的表现”［1］。因此，弄巧成拙的吃面人似乎可

以被原谅，因为处在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时

代，他原本只想果腹，无意多吃多占。将这样的

背景前置，更可笑之事则不言自明，于是喜剧的

悲情内核开始显露出来。

当“差势”的双方自觉地进入强与弱、新与旧

的两端，无论是出于释放善意还是为了发出惩戒，

自恃优越的一方嘲笑弱势的另一方，这样的笑的动

作本身和运转机制，不就显得更可笑了吗？被大多

数人所认可和接受的普世价值从何而来？不得不承

认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细腻情感的感受和

具体事件的态度很大一部分是诗人和艺术家等一类

意见领袖去体会、归纳、成类、总结和传递给我们

的，我们所能认知到的自我，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自

我，情感也好、物质也罢，都是人为的所谓“一般

性”的旨归，前行的人们自鸣得意地寻找着自己，

却不知此刻的前进，亦是“楚门的世界”。可悲的

是，当人们将这样的误会当成本就生发于自我的本

能，也就交出了一切反抗的权力。没有人能够阻止

社会走向集体荒谬，当无数的个人站位于病态暴

政，那么对于大多数的趋之若鹜，对于看似真理的

盲目服从，才是喜剧社会存在与运转的根本，也就

是喜剧中悲情内核的根本。

由此，陈佩斯的“差势”喜剧观不仅指向新

旧势力之间的对抗，引起矛盾、化解冲突，生发

讽刺与幽默的喜剧精神；同时，笑成为强弱双

方和解的动力，通过优越感的释放，让喜剧中包

含的善意和热忱实现了抽离，走向静观与自由的

境界。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喜剧有提醒民众保持

警惕的责任，不自以为是地落入喜剧陷阱，才能

使喜剧发挥其社会功能，迸发出保持生活“不向

下”的力量！

［范琪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1］托马斯·霍布斯：《论人类》，汪涛译，中译出

版社，2015，第31页。


